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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重回20岁，稚嫩又青涩的年纪，芝麻山
庄上那个不大的校园，办公楼西头的两间斗室，
在每一个晨曦与午后、黄昏与夜晚，音波从校园
广播站——— 那一隅小小的角落散发出去，风过
有痕，音过留韵，那些很年轻很清澈很纯净的嗓
音，如春水如秋霭如月华慢慢浮出，没有刻意的
感伤、不是故作的深沉，只有青春的无羁与豪
情，只有向未来的期许与探寻，那是永远烙印在
一茬又一茬年轻人心底的青春记忆。

流年似水，时空变换，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
照进，我的耳朵每每被“白桦林”的片头敲醒：晨
曦已悄悄升起，让我们并肩走进“白桦林”……
那纯净的音乐和着空灵的女声，仿佛穿越了时
空，一直在我耳边萦绕，仍回旋昔日校园上空，
也将我的思绪牵扯回久违的校园、久违的小站。

毕业季到了，收拾行囊各奔东西，临行前我
们把小站的片头片尾以及配乐朗诵的《白桦林》
录成磁带捎回，并一一编号珍藏。告别时刻，听
到小站里学弟学妹为我们播放的祝福，每一首
歌听起来都特别熟悉，又特别感伤，直入心底，
久久不能自拔。我们怀念小站、怀念过往，但又
究竟是在怀念什么呢？

一直想要写点什么，记录下过往的青春岁
月，珍藏住难忘的小站时光，还有那些引领我进
入小站、教会我播音第一课的学长学姐们———
东元、方舟、寒露……东元是一位宽厚的兄长，
嗓音浑厚；方舟是我们的站长，形象帅气，音色
醇亮；有着那样空灵音色的女子，就是学姐寒
露，一个人如其声的江南女子……还有后期朝
夕相伴、并坐播音的兄弟姐妹——— 张宁、丁超、
迎锋、蓝婷、琳达、雪泥……张宁是我的同届学
友，抱着吉他坐在操场自弹自唱，有着众多迷妹
的帅哥；迎锋是个大高个，是小站的第一高度，
音域宽广；蓝婷、琳达、雪泥是同一届的美女播

音，分别来自淮北、中州和江南，个性分具爽直、
生动、灵巧，声线各具特点，在校园都是“万人
迷”……当然，小站还有过我的很多只闻其声、
未谋其面的前辈，以及后来的学弟学妹们，我们
都曾是小站的主角，也都是小站的过客。

那年那月，当我还是校园新人的时候，有幸
通过招新进入小站，成为了令人羡慕的播音员。
在学长的指点帮助下，我见识了播音台、调音
台，学会了操作匣带机播放和收录，特别是那不
曾见过的布满按键和推钮的多轨调音台。也自
那时起，我真心喜欢上了小站里的一切，甚至暗
自希望毕业后能成为一名播音员。

当然真正让我迷恋的，并不是怎样操作那
些奇奇怪怪的机器，而是可以通过话筒和喇叭，
在校园里传递自己的声音。有人说，广播就像
诗，也可以是散文；但在我的认知里，广播就是
媒介，凭借语音表达，能够让人听到我的声音、
感受我的思想；不需要见面，只需要倾听，受众
通过声音可以知晓芝麻山上有我的存在。作为
播音员，依赖电波在空中和听众交流，而那些或
在晨练或在吃饭或在休憩的年轻人，他们可以
悠闲欣赏喇叭里播放的音乐，聆听播音员磁性
的声音，那是何等美妙的感觉。

现在想来，真的很奇妙，一个既不善于言
辞，又不会歌唱的人，竟然能成为校园里那群嗓
音优美、伶牙俐齿的播音员中的一份子。记得站
长曾说，是我竞讲所写的文字打动了他，为我加
了分，在最终取舍的时候留下了我。何其有幸，
一个惯于寂寞、不喜凑热闹的我，终于有机会避
开人多的地方，在幕后通过近乎自言自语的方
式，和校园里的年轻人一起分享隽永的散文、一
起倾听流行的音乐，填补他们热闹之后的冷清，
慰藉他们激越又躁动的青春。

进站伊始，站长就叮嘱新人：话筒是对全校

师生开放的，小站里的一切声响都可能传播出
去，我们所说的话、所放的歌，都要仔细和谨慎。
话虽这样说，但是作为播音员最大的特权，还是
可以选择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卡带，放最爱的
歌，给心中最想的他或她听；以及朗读平日所喜
的作家文字，分享自己对人生的粗浅认识，说些
词不达意的话，希望那个他或她能听懂。

校园广播站的播出时间，一般都在每天的
清晨、中午以及黄昏。当大多数同学们还在熟睡
中，播音员就要披衣而起，开始呼号小站“第一
次播音”，校园的晨曦是伴随着“白桦林”的原创
散文朗诵开启的；午餐时光，黄昏时分，当同学
们齐聚食堂用餐，校园喧嚣热闹的时候，播音员
则静坐于播音台，用“几则校园新闻，几篇隽永
美文，几首悠扬歌曲”充作临时“午餐”。那一刻
无论同学们在忙什么——— 吃饭、散步、闲谈、打
球——— 都形不成打扰，点缀成校园文化的声音
背景，同学们轻松惬意的闲暇时光背后是播音
员的辛勤付出。

后期应同学们的要求，学校同意增加晚九
点下自习后再播放一小时的“音乐红茶馆”点播
节目。每每熟悉的音乐响起，小站就会接二连三
地有同学递进卡片，上面写有简短温馨的祝福
语句，为他或她的恋人点歌祝福。夜色阑珊，灯
影迷离，音乐舒缓，此情此景，不由得你不感叹
青春的美好，年轻的志向既可“少年心事可拿
云”，年轻的心底又可细腻柔软如斯。其实点什
么歌不重要，重要的是遣词造句、斟酌许久的祝
福和期许。音乐声中，祝福语里，虽然大家都明
白青春的故事往往没有结局，也了然青春的时
光终究会散场，但是音波里的校园终究会留下
这份曾经的美好与期许。

耳畔重又响起赵节《我的最爱》：等阳光灿
烂，等花开成海，再次与你同攀那座山，可是你
始终没扣响我的门环……思绪如手中缭绕的烟
雾，回不去的是青春，留不住的是过往，如今还
能拥有的大概也只能是昔日的记忆、彼时的情
绪。自己所怀念的人和事，依旧留存于那个时
空，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时时翻检，让记忆常忆常
新。

青春的音符，依旧每天在校园广播站里响
起，让我们一生追忆……

从百里之外带来的一盆绿萝，碧莹莹的，泛着
亮光，透着灵气，想来开春了应该满盆诗意，会把
我的木花架妆扮成亭亭玉立的女郎。不成想，先是
一片叶子蔫了，很快传染给第二片，第三片……不
到一个月的时间，只剩下黄巴巴的几根茎，可怜兮
兮地蜷缩着。

今年的春天就是反常，立春已过，寒气袭来，
竟纷纷扬扬下起雪来。这是多年来少有的春雪，一
夜之间，地上铺了厚厚的雪被，树枝上挂满一团团
雪球。起初，孩子们惊喜，大人也惊喜，一个个下了
楼，在雪地里尽情撒欢，打雪仗，堆雪人，滑雪板，
甚至有孩子和大人一起倒在雪窝里打起滚来，仿
佛在淡了的年味里加了一大勺糖，寡淡顿时鲜甜
起来，甜在嘴里，甜在心里。渐渐地，大家的兴致有
点儿疲软了，有人使劲地跺脚，有人不停地朝手上
哈气，还有人戴上厚手套捂住耳朵。于是，人们陆
陆续续缩进了楼内的空调室，外面的人越来越稀
少，寂寞了一地被践踏上大大小小脚印的雪。

也许是因为这场反常的雪，天气变得反复无
常起来，气温忽而高忽而低，像极了打摆子的病
人，高的时候火烧火燎，低的时候瑟瑟发抖，让人
一会儿短袖衫，一会儿羽绒服，被穿衣问题搞得手
足无措。不只是人，植物们也因反常的气候而产生
了错觉，气温陡升时各种花朵便一齐粉墨登场，梅
花刚刚透露一点讯息，桃花、梨花、李花、玉兰、紫
荆、樱花都争先恐后挤眉弄眼，郊外的田野更成了
油菜花表演的舞台，一大片一大片，金灿灿的黄，
招惹得蜂蝶们飞来飞去，忙得不亦乐乎。

婺源的油菜花快到盛花期了吧？马鬃岭的杜
鹃花也快漫山红遍了吧？江南更该是“日出江花红
胜火”了吧？这样的时节，待在家里实在辜负了一
场盛大的花事，应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远游了。去
年这个时候，我和老伴就坐上高铁去恩施、宜昌一
带转来一圈，畅游了大峡谷、土司城，凭吊了神农

坛、昭君故里，观赏了山水画廊、三峡大瀑布，累并
快乐着。今年又该去哪儿呢？就在这一念头刚闪出
火花的一刹那，忽闻北方的冷空气正在南下，而且
说话间就到了，天空骤然昏暗下来，一阵风，一阵
雨，已分明感觉到侵人的寒意。看看路道旁的那些
花，一朵朵低垂着脑袋，在风雨中不住地颤抖，就
像受了委屈躲在墙角里不停抽搐的孩子。小区西
侧的那条河，夹岸的垂柳，金黄的油菜，都是最早
预告春天的，今年更是格外早，前几天沿河畔散
步，看到丝绦般的绿柳枝与含笑的油菜花倒映河
水中，觉得真是绝美的水彩画，情不自禁地拍上几
张图片传到微信圈子里晒晒，还配上“无限迷离金
复翠，河畔十里黄云酿”的古诗句；而眼下，疾风骤
雨中河水猛地涨满，堤坡的油菜花几乎全被淹没，
空余无精打采的柳枝在浑浊的水面上摇摆，摆动
出莫名的无奈与惆怅。

无奈与惆怅的情绪是会传染的，至少像我，就
被周遭的氛围给传染了，心情灰蒙蒙雾沉沉的，一
个人常常在室内踱来踱去，从南阳台到北阳台，从
北阳台到南阳台，犹如一只困兽。也许是我的情绪
又传染给了天气，天一直阴沉着脸，像是谁惹它生
了气，又迁怒所有的人，所有的花花草草们。

我和老伴是在祭祖之后搭顺风车来到六安居
所的，老同学早有聚会的邀请，几位朋友发来见面
聊聊的微信，菜鸟驿站也有催拿快递的信息，最主
要的原因还是摆脱这乍晴乍阴的阴郁，想撕开一
隙裂缝，透一点异地的新鲜空气。

可以肯定地说，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新冠病毒潜入，六安城陷在重大危机之中！

四月三号，网传疫情的消息；四月四号，官宣
静默防控；四月四日晚，当我陪老伴出小区办事返
回时，发现小区的东门西门已被铁皮封堵，只能从
一个北门出入了。此时，我才突然意识到，真正的
阴郁才刚刚开始。

“请足不出小区！”“请足不出楼！”“请足不出
户！”喇叭声时时在耳边响起，防控警报一天比一
天紧。宅在家里一寸一寸地量着光阴，惟有检测核
酸的时段才有机会到楼下舒活舒活筋骨，惟有通
过手机才能凿开一个联通外面世界的小孔。封楼，
封城，抢菜，官方发布，自媒抖音，每天一睁开眼就
被信息“导弹”狂轰滥炸，感觉神经一惊一乍的，又
近乎有些麻木，想置身世外，却又不能自已，心头
总笼罩着挥之不去的阴云。

一个人立在阳台前，透过铁栅栏扫描外面的
世界，近处的小区景观，远处的国道、火车道和高
高低低的楼房……接母亲到这儿过年的时候，眼
前都还是动态忙碌的，人头攒动，车水马龙，母亲
常站在窗前感叹“城里的人好多！城里的车好
多！”；而当下，确乎进入了静默状态，不见人影，
也不见车影，只有一簇两簇并不明艳的花兀自开
着，只有三只五只羽毛苍灰的鸟悄无声息地飞着，
即使在正午，在这高高在上的楼内，光线也很是暗
淡，给人夜幕就要降临的感觉。此时，我真真正正
地理解到老母亲刚过罢年就急着要回乡下的原因
了。

偏偏在这样的日子里，又传来令人不安的消
息，上海的疫情越来越严重，而出差在那儿的大女
婿也因密切接触一感染新冠病毒的同事进入隔离
方舱。从信息交流看，这只是医学观察，他身体状
况良好，并无什么大碍，但是焦虑之情仍藤蔓一样
牵牵连连，郁积的忧思就如这连日里云遮雾罩的
天气，总也见不到阳光的影子。枯坐在书房里，静
对着书柜上一行行书脊只是那么呆着，打开电脑
眼前跳动的全是“疫情”，脑子里塞满了缠缠绕绕
的乱麻。

“请各位业主，下楼进行核酸检测！”这是封控
以来几乎每天都能听到的喊声，穿着红马甲的志
愿者手持小喇叭，沿着小区路道，边走边喊，或驻

足举起喇叭对着高楼喊，又不厌其烦地告诫人们
“配戴好口罩，保持安全距离”。在采集点，身着防
护服佩戴防护罩的“大白”们成为醒目的一景，这
些白衣天使和志愿者们，身披白甲一路逆行，奋战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与病毒较量，与生命赛跑，
以他们的“危”换来疫区人民的“安”。每见到他
们，我的心头一热，眼前豁然一亮，觉着有一束束
温暖的光，走近他们确认健康码和采样时总会迎
着那光，希望看清那光源，青春的脸庞，明澈的眼
睛。虽然每一次都只能看到防护服、防护罩，但是
却分明感觉到那光是具有传导性的，让我的心也
有了亮度与热度。这光和热感染了我，有一种暖流
涌动，有一种歌唱的冲动，核酸检测后返回书房，
心情依旧难以平静，于是打开手机，敲击出一首歌
词，《防护服里的你》：

看不清你的眼睛，/我可以想象夜空中的星
星。/那闪闪的光亮，/让病毒现出原形；/那融融的
暖意，/给人们带来康宁。/啊，防护服里的你，/风
雨中逆行的“大白”们，/为了履行神圣的天职，/你
(们)把花样容颜变身为护佑神。

看不清你的面庞，/我可以想象夜空中的月
亮。/那澄澈的清辉，/将雾霾一扫而光；/那完美的
圆弧，/使万家和谐吉祥。/啊，防护服里的你，/党
旗下屹立的“红袖章”，/为了践行永恒的初心，/你
(们)用青春形象筑成了护卫墙。

轻轻地吟唱着自己创作的歌，自觉着浑身更
有了热，有了光，仿佛也成了发光体与发热源。人
就是一种精神的动物，可以相互传递内在的能，生
成温暖的光，驱散心中的雾霾，获得前行的力量。
我把歌词做了截图，通过微信发给近处和远方的
朋友，安安静静地享受着他们暖意的点赞与回复。
而恰在这时，大女婿也发来信息，他已符合出舱条
件，马上乘单位协调的专车回到宾馆。

我把目光投向窗外，纱帐般的灰雾已经消散，
云隙间隐隐透出太阳的影子，几只云雀在高空上
下翻飞，一辆雪白的“和谐号”正从东向西呼啸而
过……耳畔响起近期在网上走红的歌曲《疫情过
后》:

等到疫情过后，/我想出去走走，/看山看水看
花，/看亲人朋友，/拍一张全家福，/喝几杯团圆
酒，/摘下蓝色口罩，/笑容是否依旧……

而在我的耳朵里，“笑容是否依旧”却总是“笑
容还是依旧”，回声一样，经久不息。

这 一 个 春春 天天
赵克明

那些莫名的虚荣
还要吗
竹的品质
无需人知
我自不开花
免撩蜂与蝶

诗
与
画

父亲的黄昏
董敏

父亲的栀子花，绽放得灵动
野鸭，嘎，嘎，嘎，从老家的河流中
游上来，游向父亲眺望的远方
弥散着成熟气息的洋芋地里
村中的老人，以自己的方式
埋头苦干，致敬泥土
佝偻的父亲，还在
挥舞着锄头，像是对大地的朝拜
脸上的微笑，如陈年的酒
饮一口，村庄都会沉醉
此时，大山和父亲，看着夕阳
相约一起，慢慢地老去
是否每一个村庄，都惊人相似
一条小河，一棵老树，一面土坡
以及，和父亲一样的农民
抬头仰望，蓝天，白云，还有星星
低头思念，被城市卷走的
子女，以及亲人，试图
以此抵达，李白《静夜思》里
雪白、丰富、敏感、柔和的月光

父亲的鼾声
申宝珠

我听见，鸟鸣覆盖了鸟鸣
昨天覆盖了昨天
肆虐的白发覆盖了满头的青丝
我听见，债主讨伐的声音
风湿讨伐关节，结石讨伐胆囊
就在上个月，高血压又讨伐脑袋

我听见，衰老的脚步
由远及近，他曾经挺拔的脊背
走得越来越弯曲
我听见，一匹步入夕阳
的老马鼻息，疲惫而均匀
我们姊妹，是他刚刚卸下的行李
安放在红尘里

父亲节的守候
耿庆鲁

生命的成长
岁月的流逝
总让人心生思念的情愫
撩动多愁善感的心

夜风中有栀子花的幽香
传来子规的啼鸣
我仿佛闻到家乡的稻花香
还有夜里父亲的咳嗽声

每当节日来临
平静的心湖
荡起千层浪
拍动游子的心门

又是一年父亲节
乡愁蔓延了我的思绪
岁月催人老
苍白了父亲的头发

父亲是一座巍峨的山
是一棵高大的树
无论时光如何流逝
总在儿女的心里矗立

夜色中
弥漫了一种想念
氤氲了一种感觉
浓郁了乡情

思念中
月色渐渐升起
我知道收工的父亲
坐在院子里休息

在今夜
我在他乡守候着思念
梦一次父亲
爱在心中

配诗：欧吉忠
摄影：流冰

离开安徽“三线厂”子弟学校已经快近
五十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呀，岁月流逝，许多
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是怀念还是惬意？真可
谓是五味杂陈。

那还是在“三线厂”子弟学校读书的时
候，学校新来了一位教美术的孙崇炯老师，
从此学生们就有了正规的美术课了。他原是
在《安徽日报》做美术编辑的。

记得孙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是人
物素描，他给我们讲授画人物素描的比例结
构、明暗线条、透视感等等，激发了我们对美
术课的兴趣。课后，孙老师给我们布置了素
描作业。这下让我犯了难，我实在是画不好，
就胡乱画着，把人物头像几乎画成了黑鸭
蛋，孙老师看着我作业，微笑着摇摇头，也算
是原谅我了，自己觉得很难为情，也很惭愧。

孙老师还在学校操场边，用红油漆写的
魏体“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标
语，非常醒目，我们首次见识到了魏体字，魏
体字的落笔处仿佛就像一个“大脚丫子”，现
在想起来还真是挺可笑的。多年后，我重回
母校，那墙上的魏体字经历了几十年的风吹
雨打，依然清晰可辨。我在标语前站立了许
久，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孙老师的美术课，我们是非常喜欢的。
他培养我们对美术的理解和兴趣，打开了我
们欣赏美的视野，用美学的视角去观察一切
事物，陶冶情操。从此我对欣赏书法和绘画
艺术一直存有浓厚的兴趣。

上世纪90年代初，安徽省博物馆在马鞍
山市展览馆举办安徽籍旅法画家张玉良的
国画和油画精品画作展。得知这一消息后，
我异常兴奋，毫不犹豫地从衣服口袋里掏出
五毛钱买了一张门票，饶有兴趣地仔细欣赏

张玉良大师的每一幅精美作品，尤其是她那
几幅极富夸张的肥臀自画像，看了让我不禁
哑然失笑，记忆犹新。

每当我游历名山大川，还是逛小巷山
村，我都不由自主地以绘画布局视角去欣赏
眼前的美好画面。

我在常州定居多年，每当常州“刘海粟
纪念馆”有名家的书画展，我都会前往观看，
沉浸在艺术文化的氛围之中，那都是孙老师
给予我对美学的熏陶和启蒙、对人生的感
悟。真切的领悟到作为老师教书育人的内
涵。

孙崇炯老师后来在马鞍山市第22中学
任美术教师直到退休。退休后的孙老师常常
是一个人背上行囊，骑着摩托车，千里走单
骑，游历祖国的名川大山，寻找创作的灵感，
收集创作素材。他几十年笔耕不辍，坚持书
法作画。多年的辛勤耕耘，以顽强的毅力，潜
心创作，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对绘画艺术的
执着，创作了一大批书画作品，老骥伏枥，志
在千里。

字画同源，孙崇炯老师的行、草、隶、魏、
小篆均见较深厚的功底，洋洋洒洒。他的国
画写意传神，颇有造诣，观者如有身临其境
之感，画面上的留白处，给人以遐想的空间。
篆刻刀法老辣，下刀毫不拖泥带水，刻出来
字具有骨感。老师字画和篆刻作品，倍受业
内同仁的推崇。并多次在全国及省内展出，
并多次获在全国权威性大赛上获奖。

孙崇炯老师任安徽省美术家协会理事，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几十年前，我就得到
过大师级的美术老师的教诲，也是我人生中
的一件幸事。

我的老师孙崇炯
季恒利

父亲节诗抄

小小 站站音音韵韵
郑郑 策策

散散 文文

岁月不堪数，又是一个初夏，母亲离开我们
整整一年了。

一首歌，一个相似的背影，一条走过的路，
总在不经意间触到我内心的痛点，刻骨铭心。

想起父亲去世前一天晚上，他已不能说话，
带着对我们的眷念和不舍，无声流泪。母亲在一
边泣不成声，那年我7岁，弟年仅4岁。年幼的我
不知道的是:当年34岁的母亲即将迎来怎样风
雨兼程的路，长大后我才明白她这一路的艰辛，
是为了拼尽全力呵护我们周全，用她羸弱的肩
膀给了我们温暖安宁的家。那时我们住在码头
街，街上那条铺着青石板的路，我和母亲来来回
回不知走过多少次。白天母亲在鞋帽厂上班，下
班后就带我一起去食品厂排队领蒜子回来剥，
贴补家用。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和我总是剥到
很晚才肯睡下。

父亲生前在部队，本来我们还有15个月就
可以随军。父亲去世后，为了解决我们的户口和
母亲的工作，母亲带着我去父亲的原单位。在人
潮如涌的火车站，母亲怕挤着我，央求好心人将
我从车窗塞进去，然后她自己飞快挤上火车和
我汇合。很快，我们解决了户口问题，母亲也进
到麻纺厂工作。

之后，我们搬进了麻纺厂宿舍楼，分到了二
楼一间十来平米小屋。虽然地方小，但我们都很
开心，因为墙壁上不会再有令人作呕的鼻吸虫。
小小的家被母亲打理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妈
妈经常在家里摆放一些不知名的花，生机盎然。
家里开始用上了电灯，尽管会经常停电。

这段时光里发生了一件非常难忘的事，
1982年国内电视台开始播放日本电视连续剧
《排球女将》。我家西边杭北干渠管理所有一台
黑白电视机，每到星期六、星期天晚上，我和弟
弟写完作业就带着小板凳去那儿看《排球女
将》，那是属于我们的小快乐。一天晚上，母亲因
为上夜班先睡了，许是白天太累的缘故，当我们
看完电视回家时怎么也敲不开门，对门上海知
青谢阿姨听到了打开门把我们拉进她家睡下，
母亲醒来找不到我们一下子慌了神，也惊动了
好多邻居，帮忙一起找，分别到车站，到河里找。

那晚我们竟然睡得很沉，一点不知道外面发生
的事，许是外面太吵了，谢阿姨醒了打开门，才
知道发生的一切，母亲看到我们，紧紧把我和弟
弟拥入怀里。

在生活上，无论怎么困难，母亲尽量让我们
吃饱穿暖，衣服再旧，都洗得干干净净；在学习
上，非常严厉要求我们。母亲小时侯非常渴望多
读书，外婆很开明，也非常支持母亲的想法。母
亲曾经和我说过，她小时侯家里穷，下大雪的
天，连一双像样的鞋都没有，可母亲为了读书，
宁愿挨饿受冻，走很远的路，跨过沙埂再过河去
上学。可终因家里穷，小学没毕业就中断了学
业。她不想遗憾再在我们身上发生，总是鼓励我
们多读书。母亲总是说，只要你们念，砸锅卖铁
也会供你们的。我和弟弟并没有如母亲之愿，成
为功成名就的人，我们都是平凡人，可是母亲的
品质深深影响了我和弟弟的人生路，我们认真
生活，勤劳，善良，追求美好。

母亲走后很长时间里，我眼前总是闪现母
亲走路时的背影，年轻时坚定有力的和年老时
步履蹒跚的。母亲走后的日子，我痛彻心扉，总
想写些东西纪念她，我知道如果我不写出来，母
亲的一生终究会被淹没。一次，我在抖音上听到
一首排箫曲《远风》:远风知我意，吹梦到天边。
旋律和诗意都非常符合我的心境，一首能触动
心灵的曲子，思而不语，念而不忘，想而不见，爱
而不得，魂牵梦绕。我希望远风能送来往事的记
忆，又能把我们的思念带给天边的母亲，让我们
的爱陪伴着她。因为，母亲没有离开，只是换了
一种方式和我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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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风知我意
夏 煜


	07-PDF 版面

